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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学校“五育”融合的实践向度
田 夏 彪

(大理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云南 大理671003)

摘要:学校“五育”融合的目的在于培养全面而个性化发展的历史主体。学校教育教学实践应注重师

生关系在育人上的“先在性”力量,以对象性交往作为师生生命发展的动力,相互经由历史传统、现实和未来

社会发展的文化经验、时代精神、价值理想的探讨来追求真善美;注重课程内容选择的“综合性”,以现实社会

作为课程组织实施的“试金石”和“实验室”,让学生的知识、观念、价值和思想亲近社会现实处境,使其在理论

知识的武装下去思考、探索和解决真实的人类发展问题;注重教学过程的“全场性”,以生活世界作为教学实

践的场域环境,让教学在“双重双向”对象化“互见”中,引出、更新和拓展师生的知识结构;注重管理评价的

“时间性”,以个性表现作为衡量质量发展的尺度,使教育教学置身于与既定“事实世界”相对的多元广阔和复

杂矛盾的“现实世界”中,促进学生在自由的学习中将时间转化为身心潜能全面而个性化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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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育”融合乃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生

命主体的学校教育之道,同时也是新时代对学

校教育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在内容结构上,
“五育”融合不意味着只是数量之补足和扩充,
在形式上也不意味着只是类型之变化和替换,
而是要求在生产力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

异、文化价值多元交汇碰撞的新时代背景下,
学生面临经由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更为复杂多

变的诸如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共性与个

性、自然与社会、道德与法治、生存与生活等诸

多矛盾,能让外在而有内容的“五育”融合为内

在而有生机的教育影响和存在,围绕学生身心

潜能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来选择、组织和构建

“活”的学校教育内容与形式,切实让学生成为

学习的主人,使其在“乐学”“共学”“用学”中不

断认识和超越自我,成为具有终身学习自觉的

生命主体,并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理有节、有义

有情地去发挥自我的人性能力而为新时代增

添文明与温情。

  一、学校“五育”融合实践之师生关系

的“先在性”

  新时代,社会的文明发展离不开具有创新

能力和丰富人性之生命主体的推动。学校“五
育”融合的实质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之身心能得

到全面而个性化的发展。其中,“全面”总是基

于现实的社会关系而非抽象的知识结构。作

为过往人类自我意识表征的知识理论,不应只

发挥“解释世界”的功能,还应朝着具有“改变

世界”的作用转化。“个性”总是基于具体的具

有主体性的个体而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作为个体的人不仅具有类本质,还可凭借自我

个性的彰显而拥有丰富和拓展人类潜能的向

度。那么,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化发展之所以

可能的教育力量何在? 其优先性是否在于人

类引以为傲的“知识”“理性”或“技术”? 或者说

以“知识”“理性”“技术”为内容和方法的教育,
能不能直接带来学生全面而个性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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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生的现实交往:学校“五育”融合实

践的主体间关系

要让学校“五育”融合实践不被抽象的“意
识”或“知识”所遮蔽,一个直接和现实的选择

就是回到教育的原初关系领域,也即教育者和

学习者之间人与人的现实交往关系。这种关

系没有完全被富有逻辑的理性或知识所全部

覆盖,而是有着“前逻辑、前概念”的感性生活

基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

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

程……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
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

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这种活动、这
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
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1]30-31

作为教育,当人们言说着“教书育人”“师者,所
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这
些话语时,其实就透显着师生之间具有感性意

识的生命交往,它是教育意义生发的先在性力

量。呈现在师生面前的教育世界不单是逻辑

的、理性的知识世界,更是活生生的作为“人”
的教师与作为“人”的学生之间现 实 的 生 命

世界。
只要思及教育的本质,师生关系当是不可

还原之“先在性”的教育力量,它融渗于教育实

践的全体系之中。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实

践活动,教育者和学习者之间“人与人”的关系

是基础,且这种“人与人”的关系需要在实践中

走向具有教育性的“师生”关系。可以说,无
“师生”(缺其一不可)、无“师生”之相互促进的

主体“关系”(缺其生命交往不可),则教育不复

存在,因为“无人”(无论形式还是目的)的教育

是不能称之为教育的。由是,紧接着的问题在

于,具有教育性的“师生关系”的前提又是什

么? 是否有名为“教师”和“学生”的存在就意

味着“师生关系”的自动存在或在场? 答案并

不肯定,否则现实中也就不会把“师生关系”作
为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加以探讨。实践中,
“教师”和“学生”之间常常因为缺乏教育性的

“师生关系”而被指摘或批评,因为二者建立起

的“师生关系”往往以“知识为中心”而被抽象

化、客观化和形式化,被所谓纯粹的思辨理性

所取代。师生之间结成的主要是逻辑主导下

的认知关系。现实中,他们都将之视为教育的

生命线和自我的教育核心,从而遮蔽了各自作

为人之生命的丰富性,仅围绕对于知识与分数

的理性认知而展开彼此间的要求和回应。而

这也是学校教育中,师生关系为什么总是“缺
点什么”的重要原因。实践中,“教育者”和“学
习者”之间没有将自我感性意识完整地加以对

象化,没有相互视对方为自我生命绽放的推动

力;相反,都只是成为了完成知识学习和教学

任务的环节要素而已。显然,仅仅围绕知识的

学习和教学而结成的师生关系是难以完成好

育人根本使命的,因为这样的师生关系仅作为

手段服务于抽象的知识、理论和技术,教师和

学生作为人的感性意识生命并未得以出场或

被虚无化。同时,也意味着师生之间没有立足

于生命的丰富性而展开交往,教育单纯变成了

用“知识”来武装人的活动,是“知识”把师生联

系在一起,而非师生利用“知识”来实现生命能

力的增进。虽然这一过程都与“知识”有关,但
前者中“知识”成为了“主体”,后者才是师生感

性意识得以呈现的路向。所以,作为以人的全

面而个性化发展为目的的“五育”融合实践,理
当重视师生关系在育人中的基础性作用,转变

过往只是从抽象的“知识原理”来认识师生关

系重要性的思路,从动态的实践交往来发挥师

生关系的积极影响,使双方立足于现实的社会

发展来开启追逐真善美的教育人生。
(二)实在整体的人:学校“五育”融合实践

的目的性导向

学校“五育”融合实践最坚实、最丰富的现

实基础在于师生之间始终以“人与人”的方式

展开教育交往,他们各自都有着自我真切的社

会历史生命,虽然其主观的经验内容会存有差

异,但这种差异又是建立在时代社会的土壤之

上的。故而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始终将自我作

为社会的主体,按照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来育

人。从真切和现实的意义上来看,这种育人只

能以实践的方式,通过与同样作为社会主体的

受教育者———学生,展开整个身心的交往对

话、榜样引领、共同体验过程,才能使认知、情
感、意志在师生间达成共通,并将之导向诸如

32



知识、道德、技术等的学习和运用之中。换言

之,学校“五育”融合实践的最终目的是要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而个性化发展的人,这
种全面发展的人不是“德、智、体、美、劳”任何

一方面或所有方面的“知识”发展,而是实在的

整体的“人”的发展,其最终离不开师生之间建

立的敞亮的人性交往关系。
在学校教育场域,教育性始终是弥散的,

不能固定地、静止地、实体性地存在于某处,需
要师生对其所遭遇的各种知识、问题、事件以

一个对话者的身份来向对方进行“展露”。其

中融合了师生过往全部的生命经验,虽然他们

尤其是学生对其的认识、理解是“不成熟”的,
然而它们却是十分真实的。师生之间的交往,
需要彼此把对知识、问题、事件的切身体悟“感
性”地表达出来,如此,作为教育者的教师才能

把握学生身心发展的现状,继而也才能有针对

性地予以回应。同时,作为学习者的学生在教

师的坦诚相待、真切关心下,也会从教师对知

识、问题、实践与自我不一样的分析、解读中感

受到教师的与众不同,从而逐渐获得对于教师

在自我心中的认同感。因而,建立在“人与人”
交往基础上的师生关系是“感性”的,双方在学

校教育教学中是“对象性”的存在。教师以学

生的身心发展为其教育教学建构的中心,学生

身心的积极变化是教师所期待的结果,并为达

成这一结果而促使自我走进学生的学习生活,
从而在同学生持续的交往实践中不断促进学

生的发展;学生则因教师是一个对话者、榜样

伙伴而主动与之交流学习生活,把教师的思

维、方法、价值理念及建议等融入自我的学习

过程。总之,学校“五育”融合实践得以有效实

施,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其先在性的教育力量。
良好的师生关系并非建立在抽象的“知识为

王”之上,而是回归到双方情感的信赖、知识的

对话、价值理想的确立之积极交往的关系中。
在此,师生主体之间以“人与人”的感性意识关

系来面对知识、技术或种种抽象理论的学习,
并经由对历史传统、现实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文

化经验、时代精神、价值诉求的关注,一道基于

各自生命成长的现实处境和背景来展开教育

教学实践交往,通过双方的学习、探讨和实践,

不断把知识与价值、技术与道德、现实与理想、
理论与实践等种种矛盾关系统一于对真善美

的追求。

  二、学校“五育”融合实践之课程内容

的“综合性”

  新时代,社会的创新与进步离不开历史积

淀的文化经验作为基础。马克思有这样一个

著名观点:“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

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

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
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

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

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2]据此,学校“五育”融
合实践是现实的,其现实性在于它是人类过往

历史经验发展走向未来在教育中的反映。这

种反映体现为社会对人才身心素质能力的时

代性要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是社会建设进

程中,如何保持传统与现代之间适度的张力。
(一)历史传统为动力:学校“五育”融合实

践的现实性

对于作为自身产物和结果的人类来说,历
史不是既往,而是既往在现实中的延续,并经

由当前人类面临的矛盾问题而走向永恒未来。
这是一条充满着人类“感性意识”的道路。过

往的历史经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前提中

既包括已有的一切生产力的总和,也包括已有

的生产关系、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置身于现

实中的人类切实地感受着历史给予他们生命

的“希望与忧愁”。所谓“希望”,是指人类已经

从自身与周遭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中,证明和拥

有了对世界的规定性和支配力量;“忧愁”是指

人类在自身所创造的历史世界里又遭遇着种

种的困境,诸如自然生态环境危机、资本和技

术的异化等。“希望”与“忧愁”如影随形地伴

随着人类的现实生活世界。那么,如何确保

“希望”与“忧愁”间的适度张力,不让“希望”变
成单极上的“绝对”,如在物质追求上变为“拜
物教”、理性上变为“唯科学主义”、价值追求上

变为“霸权主义”等,也不让“忧愁”陷入理性主

宰下资本横行、强者通吃的境地,使民主、正义

变成理性下的“公平”而给普通民众带来“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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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叹息”? 对此,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能给予

我们重要启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

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

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

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

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

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就历史发展

而言,它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通过自我肯定和

自我否定的矛盾运动来推进的。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应遵循实践的辩

证法,在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上,既要

以科学和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大力推动物质

文明建设,同时也要激活和弘扬中华民族“天
下一家”“天人合一”的德性精神,让“资本”和
“技术”为人的生存发展服务。换言之,面向未

来的历史需要人们立足历史的现实来进行创

造,创造历史的人类要积极融入和参与世界文

明的构建,而不能唯所谓的“绝对性”“唯一性”
的抽象或实体化的真理和价值是从。避免此

陷阱之重要路向在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将
“仁义”“诚信”“民胞物与”等人文德性加以激

活和创新,实现其与现代文明的内嵌共生,走
出新时代有特色和个性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这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现实。

在这现实面前,作为培养人的学校,其“五
育”融合实践正是对时代发展的一种“回应”和
“预示”。作为回应,学校要以全面发展教育为

导向,将现代化科学知识、技术和价值观念作

为重要内容,让学生身心获得与时俱进的发

展;作为预示,学校育人实践要对一味追求现

代化发展而滑向片面和单极性、在唯分数应试

道路上沉重前行的现实保持清醒,对与创新和

以人为目的的价值理念相悖的教育思维、观念

和行动加以反思与改革。因此,学校“五育”融
合实践是面向现实的,所要培养的全面发展的

人是融身于社会历史之中的,其身心成长具有

“自然”的社会历史属性。社会历史历来就是

重要的现实教育力量,这种教育力量“化身”为
学校教育之后,不是要削弱其力量的现实性,
而是要在“理论知识”的武装下发挥出更强大

的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而这之所以可能,在
于学校教育能将作为社会历史“剧中人”“剧作

者”的“本质力量”或“自我意识”转化为系统化

的理论知识,并通过实践或“感性意识”的方式

来促使理论知识不断与现实发生辩证统一关

系,从而让教育主体在自我肯定中走向自我否

定、在自我否定中实现自我肯定,进而认识自

我、解放自我、定位自我。
(二)行动参与为方法:学校“五育”融合实

践的社会性

学校五育“融合”实践在形式构建上的进

路在当下主要有三个方向。其一,对既有分科

课程的“综合”,即以一种多元跨学科知识的融

合形成新的“综合”课程。从理论上讲,此“综
合”课程虽然在知识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交

融,有益于学生思维的发展,对学习任务和问

题的分析有着系统性而不局限于单一的学科

视角,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所探究对象的实

际。但从现实来看,“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并

未实现实质性的区别,其终究还是以“综合”了
不同学科知识的“分科”课程形式存在。其二,
在充分尊重课程知识自身系统性、逻辑性的基

础上,积极拓展课程资源,将人类多元文化经

验融入教学,使分科课程知识得以在一定程度

上面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领域。然而,由于

不同教师或同一教师对分科课程知识之外的

其他人类文化知识的储备存在差异,难以在教

学实践中遵循统一的标准和达到相应的层次

要求,从而使分科课程教学面临着相对主义的

困境。并且,既然是分科课程,其最终的教学

导向还得落脚于学科知识体系,因而也难免一

定程度上的抽象化倾向。其三,为了突破这一

藩篱,活动课程似乎是不错的选择。的确,从
表象上来看,活动课程围绕问题的解决而注重

学习者“做”或“行动”的一面,强调其在参与中

的经验获得,更加突出实用性。这似乎是有益

无弊的。但问题在于,不论活动课程实施的现

实可能性有多大(比如教育对象规模较大、活
动材料和时间有限等,这些都会造成活动课程

的普及和实施受到限制),基于活动本身来解

决问题和获得经验,也往往会因为缺乏历史纵

深的维度而使活动陷入事实和表象层面,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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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向“有用即真理”的功利泥淖中。总体上而

言,以上三大进路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抽象的

理论知识如何“具体化”,也即“抽象知识”与
“现实世界”的统一问题。包括理论知识如何

转化为现实的行动实践能力,而不仅仅停留于

“抽象”的层面,无论这种抽象体现为“名词或

概念化”,还是仅仅起着“解释世界”的说明功

能。此外,也包括学生所获得的理论知识如何

具有来自于历史的纵深向度,而不是悬浮于

“就是”的事实表面。
对于与此类似的抽象思维,马克思曾进行

过有力批判:“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
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

这里,向它跪拜吧! 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

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4]在这里,作为真理或

原理的知识不是来自于“真理或原理”自身,而
是来自于“世界本身”。作为“世界本身”的真

理只能是历史,而历史是由具有感性的人所展

开的有意识的感性活动所创造的。那种把真

理绝对化的“主观”和“教条”,在马克思看来恰

恰是远离了真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
书中写道:“用这种方法抽去每一个主题的一

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
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

将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

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

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

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

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5]这些论述对

于当前学校“五育”融合实践避免形式化,无疑

是一剂“清醒剂”。学校“五育”融合问题的实

质不在于课程内容或体系的丰富与否或分合,
而在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或者说,如何在

教育教学中以“感性意识”的方式来促进学生

身心的全面发展。因此,学校“五育”融合实践

要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身心素质能力发展为

中心,使其知行得以统一,避免“知而不做”“会
而不行”“不愿则非”的抽象境况,要让学生直

面现实的人类社会生存处境。学校所提供的

各类课程要以“感性意识”作为一个重要的“试
金石”或“实验室”,让学生的知识、观念、价值

和思想不与人类生存的现实绝缘,促进学生在

理论知识的武装下去思考、探索和解决真实的

人类发展问题。

  三、学校“五育”融合实践之教学过程

的“全场性”

  新时代社会的发展是场域化的,会受到由

多元因素构成的活的时空环境的影响。学校

“五育”融合实践也是一个系统和动态的结构

性存在,除了师生主体、课程内容等基本要素

外,还有使它们得以运转的“教学”过程,它是

具体的现实的育人活动之主要构成。之所以

是具体的,是因为教学中师生作为教育主体,
总是置身于由一定时空构成的真实情境之中。
从事实表象来看,教学总会有教师和学生的共

同出场或存在,他们在课程计划的规范下,展
开课程内容的“教”与“学”。之所以是现实的,
是因为教学中师生会围绕相应的目标来展开

交往互动,教师的“教”要转化为学生的“学”,
教学过程完成之后经由评价考核来确认目标

的达成情况。这一切看起来都顺畅自然,教学

就是以课程内容为中介,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知

识、技能,并促使其各方面获得良好发展而进

行的师生双方教与学的共同活动。这是人们

非常熟悉的“教学”概念。
(一)知识的历史运动:学校“五育”融合实

践的教学对象性

哲学家黑格尔有言:熟知并非真知。因为

在熟悉的对象面前,主体会不假思索地把对象

当成事实接受下来,从而造成了“反客为主”的
现象———本来是作为对象的客体反倒成了主

体,而主体却成为了客体,主体往往根据客体

的对象事实来行动。现在需要追问的是,经常

出现在师生言语中的“教学”到底是一种熟知

还是真知。假使我们仅仅将教学当成一套固

定的程式和任务来完成,那么顶多只能是一种

“熟知”而非“真知”。要达到“真知”,则意味着

师生势必在思想和认识上历经跋涉。面对课

程内容或知识这一对象客体,要从散碎的名词

概念中摆脱出来,不断在自我否定的概念逻辑

具体化中,让思想沉入内容或对象体系,如此

才能真正把握对象“全体”之本质。说简略一

些,教学的本质不在于知识从“教师”流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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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样一个“运输”过程,也无关“运输”的效

率或技巧,真正的教学要达成的是作为主体的

教师和学生在面对知识时,其思想要深入到知

识发展的历史生成体系中,要经历从“具体到

抽象”再到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过程,从而

实现知识“环节的必然性”和“全体的自由性”
的统一,形成以众多“具体的概念”为纽带编织

起来的“知识体系”。不过,这里需要进一步反

思的是,教学不能落入抽象的辩证法当中,因
为它不能被“知识”的教学所取代。教学之为

教学,是因为它是感性意识的活动,或者说是

实践的活动。而实践或感性意识恰恰是马克

思对近代以来形而上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客观

唯心主义”发起革命的“基本原理”。它是对黑

格尔理性辩证法的批判性超越,将辩证法植根

于现实的人类生产生活实践。这种辩证法是

实践的辩证法,把过去“头脚倒立”的理念和

“无人身”的理性来源建立在人类现实历史的

土壤之上,不再让认识论、逻辑学、本体论幽闭

在“思想的自由王国里”,而是坚实地立足于人

类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里有这样一个阐述:“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

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

的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得独立的哲学失去生

存环境。”[6]所谓“独立的哲学”,显然是指纯粹

的意识自身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思辨的知识。这

样的知识是“神秘”的,因为它把一切知识或科学

知识都视为由其源出。其自身是前提、基础和实

质,或者说“它就是一切”“一切就是它”。
所以,对于作为学校“五育”融合实践基本

途径的“教学”,不是“就知识而知识”地进行

“思辨”教学,而是师生之间围绕“知识”展开

“感性意识”的教学交往。这种交往是对象性

的人与人之间展开的对象性关系。在以理论

知识或课程内容为中介的基础上,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均有着双重双向的“对象性关

系”。这双重对象,一曰知识,一曰主体。学习

者要在教师的引导下,也即在教师对知识的社

会生活化诠释引导下,完成知识的自我内化。
其中包含了教师的认知、情感、价值等,它们在

教师和学生感性的活动交往中综合地影响着

学生的身心发展。作为教师,也在与学生的感

性意识互动中,为回应学生对知识理解的渴望

而激发出更新和拓展自我知识结构与体系的

需求,并不断根据时代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

新要求而展开学习和提升自我素养。总之,师
生通过持续的建立在感性意识基础上的教学

活动,以课程内容为中介纽带和窗口平台,将
整个人类世界经由各自生命经验带入教学情

境,相互间通过“双重双向”的交流、探讨而将

教学过程和意义的“全场性”或无限可能性激

发出来。
(二)生活世界为本:学校“五育”融合实践

的教学生命潜能

教学 是 师 生 之 间 围 绕 课 程 内 容 展 开 的

“教”与“学”的交往互动。教学的价值和意义

“向内”或“聚集”于教育主体的生命中,而不是

“向外”或“停留”于抽象的知识内容上。因此,
教学作为培养人的主要教育实践方式和活动,
其育人意义的实现或使得“五育”融合其中,需
要在过程上从过往的“在场性”向“全场性”转
变。所谓“在场性”,指教学从形式上、事实上

具备教学的基本结构要素,比如教师、学生、课
程内容以及教学得以展开的其他时空环境等,
它们往往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眼前”或“当
下”,而与师生各自身心发展的文化背景、课程

内容相关的贯穿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不在场”
内容则常常被忽略或放逐,以致整个教学过程

的“生命性”“现实性”“实践性”被抽空,教学只

剩下了无生气的“知识”存在。
为改变这种状况,学校“五育”融合实践要

从课程知识内容的教学转向以教学开启师生

主体生命绽放之道途,突出教学过程的“全场

性”。何谓教学过程的“全场性”? 这里的“全场

性”并不仅仅意味着教学结构实体化要素在

“数量”上的“全面性”要求,只追求或停留于由

教育者、学习者和教育资料构成的直观存在,
而是强调教学过程中与教师和学生生命发展

相关的“在场”与“不在场”的要素“共在”和“集
聚”。这种“集聚”是建立在教师和学生一同

“道问学”的感性意识活动之上的。“出场的、
显现的东西以未出场的、隐蔽的东西为其根源

或根底……事物所植根于其中的未出场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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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不是有穷尽的,而是无穷无尽的。具体地

说,任何一事物都与宇宙间万事万物处于或远

或近、或直接或间接、或有形或无形、或重要或

不重要 的 相 互 联 系、相 互 影 响、相 互 作 用 之

中。”[7]因此,教师的“教”不是面向“知识”本身,
而是面向“学生”。教师要向学生进行“提问”。
这里的“提问”既是形式和环节上的要求,更是

经由向学生提问而使他们得以敞开其全部生

活世界,并站在自我生命经验基础上来面对知

识,同时回应来自教师(其知识经过了生活世

界的“熏陶”)的“提问”。教学之初,师生的“提
问”“回答”可能会显得“生硬”“肤浅”,且相较于

课程内容自身的逻辑性,学生的回答还会显得

“支离破碎”或很不完善,课程内容原有的逻辑

性、系统性甚至会被学生“肢解”,也正因为如

此,不少教师干脆直接将这些环节或过程略

去。然而,教学如果没有来自于学生对理论知

识“不完善”的真切理解或对教师“提问”的真

实“回答”,终究难以逃脱被“抽象”的命运,只
能回到理论知识的“运输”和提高“运输”效率

的技术、手段追求上。要走出这种“抽象”,且
使得学生的知识学习从“不完善”走向“完善”,
教学过程必须积极引导学生生活世界的“出
场”,并在教师的“提问”启发下,促使学生将理

论知识与自己的生命发生切己性关联。在这

种关联作用下,学生会不断向教师追问具体现

实的问题,并逐渐在理论知识学习、反思和实

践过程中,成为探究世界、追求真理的学习和

教育主体,如此,教学才能不被抽象的课程知

识所主宰。

  四、学校“五育”融合实践之管理评价

的“时间性”

  新时代社会的发展是现实的,其动力来自

于人们在时间中对生活世界的参与、感悟、追
问和超越。学校“五育”融合实践最终指向学

习者全面而个性化的发展,但何谓“全面而个

性化”? “全面”是不是一个量的总和? “个性”
是不是与世无涉的个体化存在? 答案是否定

的。全面而个性化发展绝不是一个抽象空洞

或静止僵化的概念,而是由具有现实指向性的

内容构成的师生持续面向感性意识生活的时

间性生命绽放过程。可以说,时间性是教育主

体全面而个性化发展的历史的社会意识之沉

淀和积聚。它既不是超脱于世界的自在自为

自足的“实体对象”,也不是一劳永逸地依靠理

性认识所构想的“绝对理念”,而是立足人类现

实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生活,通过人与人

感性意识的交往,使自我意识的目的性与现实

对象的客观性,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实现相互之

间在历史或时间中的转化和统一。
(一)自由创新:学校“五育”融合实践的个

性化

理性是人之为人的重要特征,但它不是人

之为人的全部。那种将人视同纯粹的理性或

精神存在的观点,被马克思视为一种“无人身

的理性”并对之作出了批判。“假定被当做不

变规律、永恒原理、理想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

人们的生动活跃的生活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

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

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
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

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
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1]49在
马克思看来,“意识”乃感性的意识,是人们感

性活动中的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

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

实际生活的过程”[1]30-31。也就是说,意识存在

于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中,而绝非脱离了人之

感性的单独存在。意识之为意识是感性活动

中的意识。在感性的意识活动中,人们生产他

们的生活资料,也“生产”感性的人与人之间的

生活。“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别的什么来区

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

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

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

区别开。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
时也 就 间 接 地 生 产 着 他 们 的 物 质 生 活 本

身。”[1]24-25也就是说,人在自己的劳动活动中创

造了自己,经由感性的意识对象性活动把自

然、社会都变成了属于人的历史。在时间中,
人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未
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是自由自觉的,自由的

人是全面而个性化发展的存在,时间对他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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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公共的可转化为商品价值的“一般劳动

时间”,而是一种自由闲暇的时间,社会的不同

个体可以自由自觉地进行劳动创造。无疑,这
样的社会是值得人类去追求的,但它并不是一

种抽象的静止的教条的“理想社会”,而是在人

类自由边界不断拓展的前提下,人与世界在对

象性的关系中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实践活动不

断创造的。
因此,学校“五育”融合实践要切实有效,

必须注重管理评价的“时间性”。一是要注重

学生身心发展的现实历史性,也即其成长不应

被“时间”之外的某种“理论知识”主宰。虽然

学校教育教学以间接性知识为主要内容,但不

能不顾或漠视生活世界的重要性,而是需要在

教育教学中将师生现实的感性意识作为间接

性知识理解和运用的源头活水,通过交流对

话、案例展示、角色扮演、现场作业等方式,让
间接性知识与现实的历史建立联系,或者说使

其具有“时间性”。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
变世界”,都要体现这个世界的人文性或历史

性,要让知识奏响社会和时代的乐音。二是要

注重学生身心发展的自由和个性化。学校“五
育”融合实践应促进学生的自由和个性化发

展,但这一目的的实现是离不开“时间性”的。
这里的“时间”不是可以计量或自然的时间,而
是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自由”创造时间,也即

其在学习成长中充分释放和发挥自我潜能的

各种个性表现。作为学校和教师,需要积极为

学生的不同个性“展演”提供机会和平台,让它

们在学校基础教育的滋养下走向“百花齐放”。
(二)“显隐”依存:学校“五育”融合实践的

超越性

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不是一个“预
定”的和停留于教育教学过程之外的“实体”性
存在,而是人的身心素质能力在教育教学中的

日益生成与提升。因此,“五育”融合实践应贯

通和渗透于教育的全体系之中。学校和教师

除了重视诸如显性的课程活动之外,还要积极

开发和构建有益于学生身心自由与和谐发展

的隐性的教育资源和环境。这里所说的“隐
性”的教育资源和环境,是指除课堂教学和学

科课程之外的其他教育形式与渠道,如校园文

化活动、社团活动、劳动技术活动、兴趣小组活

动、读书沙龙活动等。其实,很多学校对这些

活动并不陌生,但可能仅是从认知上理解和认

同这些活动的重要性,并没有将其作为推动

“五育”融合实践的有力抓手,并使之成为学校

教育教学组织设计和管理评价的基本构成,只
是以“理论知识”课程形式和作为教学的“点
缀”或“附属之物”存在,因此难免流于抽象。
其实,对于这种“抽象”,人们也是有着深刻感

受的。一则在这种“附属”或“点缀”性的活动

中,教育主体与之的交往关系是片段式的,只
是偶尔的一次“体验”,时常被学生视为“玩乐

或放松”的过程。不过即便如此,这样的活动

也往往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因为他们能在其中

获得实实在在的“自由感”。与此同时,在抽象

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习者,在学习和工作中

常常会由于自我生活实践能力的不足和个性

特长之缺乏而有所反思:要么为自己缺少学习

机会而感叹,要么为自己没有珍惜学习机会而

后悔。也即在抽象教育中成长的学习者群体,
总体上有着自我综合素质能力薄弱或有所欠

缺的切身感受。二则由于这种“附属”或“点
缀”性的活动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没有成为

学校主要的教育和管理评价内容,故而部分学

生或家长会在学校之外购买相应的教育服务。
校外培训的意义、成效虽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

或否定,但对于学习者而言,参与校外培训后,
其学习势必辗转于校内校外两地之间。更有

甚者,之所以选择校外的教育服务,主要缘于

家长的功利导向,不少孩子被迫接受着非己所

愿的各种培训,学习过程难称“自由”。
不从学生自身的生活世界出发而实施的

学校教育,要达成学生全面而个性化发展的目

的,无疑是不现实的。非现实也就意味着不在

“时间”之内,而是以一种“超时间”或“不在时

间中”的“绝对”“美好”来支配鲜活的学生的生

命世界。所以,学校“五育”融合实践的立足点

或着眼点应是学生现实的学习生活,而不能将

教育教学与学生生活分离,形成两个不同的世

界。其中一个世界是既定的“事实世界”,它以

固定统一的标准、规范或尺度来衡量学生的发

展有无达到既定目标或是否背离经由人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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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认定的“真理”。基于此的教育教学就是要

敦促学生围绕这个世界里的目标或路径去努

力,并以之来展开对学生身心发展质量水平的

评价。其实,如此“世界”的存在是经不起推敲

的,因为既定的“事实世界”无论怎么“完善”,
毕竟只是“暂时”或“相对”的,从前“是”和当下

“是”并不意味着未来“是”。而且,既定的“事实

世界”是确定的,学生的身心发展只是趋向于

或符合它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学生的身心发展

是有限的、固定的和必然的。假如不同学生之

间的发展差异只是“量”上的不同,无疑是把学

生的发展视为了一种客观的自然变化或物理

变化。显然,既定的“事实世界”是形式化和机

械化的。然而,作为具有类特征同时又充满个

性的不同学生生命主体,其生命发展是“敞开”
的,不同于既定的“事实世界”,他们以实践的

形式不断创造出一个丰富的“现实世界”。在

这“现实世界”中,学校教育意义的生发要以社

会生活为背景,师生共同围绕间接性知识或理

论,通过对象性的交往实践,不断在面向未来

的道途中实现自我生命的全面和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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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acticeof“Five-Education”IntegrationinSchoolsintheNewEra

TIANXiabiao
(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DaliUniversity,Dali671003,China)

Abstract:Theintegrationofthe“FiveEducation”inschoolsaimstocultivatecomprehensiveandper-
sonalizedindividuals.Intermsofteacher-studentrelationship,schooleducationemphasizesthe“pre-
existing”power,usesobject-orientedcommunicationasdrivingforceforthebrightlifeofteachersand
students,andpursuesthetruth,goodnessandbeautythroughengaginginculturalexperience,time
spirit,valueappealwhichareformedbyhistoricaltraditions,currentandfuturesocialdevelopment;in
termsofcoursecontentselection,schooleducationemphasizesthe“comprehensiveness”,takingsur-
vivabilityintegrationasthe“touchstone”and“laboratory”ofcourseorganizationtomakestudents􀆳
knowledge,concepts,valuesandthoughtsclosetofactuallifeaswellastomakestudentsarmedwith
theoreticalknowledgetothink,exploreandsolverealhumandevelopmentproblems;intermsofteach-
ingprocess,schooleducationemphasizesthe“wholeness”,usingtheinfusionoflifeasthedialecticsof
teachingpracticetomaketeachingintroduce,update,andexpandthecommonlifeworldofcognition,
emotions,andvaluesbehindtheknowledgestructureofteachersandstudentsinthe“dualandbidirec-
tional”andmutualobjectification;intermsofmanagementevaluation,schooleducationemphasizes
the“timeliness”,usingthegrowthofindividualperformanceasameasureofqualitydevelopmentto
placeteachingandeducationinadiverse,vast,andcomplex“realworld”thatisoppositetotheestab-
lished“factualworld”,tohelpstudentsemploytheirtimeinafreeandindividuallearningprocess
wherestudents􀆳physicalandmentalpotentialiscomprehensiveandpersonalized.
Keywords:schooleducation;“Five-Education”integration;all-rounddevelopment;individualizedde-
velopment;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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